用情谁似我痴深
         ------赏读半梦之词

（竹林晨溪）
“用情谁似我痴深，何止这、今生前世。”此句是我《鹊桥仙  听古琴曲<高山流水>感怀》中的句子，觉得此句最能体现半梦词中用情之深婉。早就想为半梦的词写几个赏读文字，却迟迟动不了笔，半梦词中凄婉寂深之境界实在不忍一次次地沉入其中，何以不忍？心因之伤痛不已。虽非关已身，但品诗的过程正是与诗人心灵交融的过程，不进入状态又如何味得词中真滋味。半梦何许样人？我一无所知，但这与品赏半梦的词无关。大多数读者对作者本人一无所知，但这并不影响欣赏作品本身。试想，几千年之后，失落了作品本身以外的所有信息，唯有靠作品本身来言说自己，作品本身才是独立的生命，其他或许烟云。
    “牵肠小幅，谁画梅间鹊。几度残花同泪落。数点寻常笔墨，还记当时百年约。
    梦初觉，空嗟世情薄。觅吟侣，笛边酌。看桃枝未绿愁先着。醉里幽怀，断鸿何处，凄冷斜阳巷陌。”
    每次接触到半梦的词，胸口便堵得慌，一种仿佛宿世缠绕的忧心凄凄然来在心头，此阕《淡黄柳》用情深挚，怀人之情几欲让人盈泪，读着读着一幕幕感人情境纷纷来在眼前，感受到人间一段悲喜交集的历程。“牵肠小幅，谁画梅间鹊。”词人牵肠挂肚着一幅梅花，“牵肠”二字透露出词人对此幅画别有一番衷爱，何以衷爱，此幅梅花中有着一段不能与人道唯有自已味的深情，寄托着词人的喜忧。梅上画鹊，暗寓着“喜上眉梢”的美好寄寓，而此幅梅上无有鹊，只有茫然一问“谁画梅间鹊”，愁情已彻透。接着“几度残花同泪落”词意转入凄凉，残花和泪，何等凄然之心境，且又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袭上心头，“几度”二字见出词人之情深切，何止是伤春，分明看见心上累累之伤痕。“数点寻常笔墨，还记当时百年约。”虽言寻常笔墨，却是不寻常之事，百年之约是多么动人的约定，而如今，只剩下回忆。只剩下牵肠小幅。上片由眼前画生发出一段撩人忧情的回忆，物是人非，当时之美好，却留下了如今刻骨的伤怀。下片接上片意继续渲染这愁情缘何如此深冷。“梦初觉，空嗟世情薄。觅吟侣，笛边酌。”梦初醒，美好一下子逝去，此情此景最牵人愁肠，纵然叹一番世情薄也只是徒然增些伤感，无有些许的益处。“觅吟侣，笛边酌。”但词人还是试图寻找些许可以宽慰愁心的乐事，与吟侣听笛饮酒，或许能稍得开怀，却依然不得，“看桃枝未绿愁先着”反而连看出去的桃枝都是染着愁。词意反更入凄恻。结处更是令人无法释怀“醉里幽怀，断鸿何处，凄冷斜阳巷陌。”一片幽冷苍凉之境映入眼帘。这等荒寒心境真不知该如何消受。
    “又重阴凝愁，弄窗云黯。浅叠髡山，正暮鸦低下，一痕谁点。纵目情牵，还暗忆、伤高栏槛。漫想当时，萧寺闻钟，梦回香梵。
    试把三生参忏。待省识前因，宿缘迷魇。夙业潜消，叹烛残杯冷，俗尘烟淡。玉匣宵鸣，空负却、青锋霜剑。对酒期君重话，人间路险。”
每次品味真性情的诗意，一颗敏感多情之心便随之或喜或忧。和着淅沥的雨声，静静地坐在屏前，读着词人的心灵，与这颗细腻婉约悲概深深的心共同经历一番九曲回肠，欲诉还休的煎熬和无奈概叹。此曲《三姝媚 次韵晦窗残寒帘未掩》词中意象竟也没有一处莺歌燕舞的明媚欢喜，都是这般阴冷寒重的冷色调之物，触目皆是断肠物，常常担忧词人该如何消遣这番凝重与感伤，担心被重愁压出病来，我之担忧竟也是这般空空然没有来由。二百多首词读下来，感觉词人的人生中有一段刻骨的缺憾，使词情一脉相传沉潜着牵肠深忧，词人心上似有千千愁结，时时出来搅忧得人柔肠寸断。如何是好？我想不出办法来。那就陪着词人一起伤心一回。“又重阴凝愁，弄窗云黯。”起处便是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境域，一“又”字点出，此种境域是反复出现的，词人总觉命运弄人，且是反反复复弄人，此种心境投射到眼前景物，便是“弄窗云暗”连云也仿佛在弄窗，亦或窗在弄云，总是有个被捉弄的，半梦此种笔法开拓了词的意境，如同下面词中谈到的“绮窗回梦”四字同样能丰富人的联想。“浅叠髡山，正暮鸦低下，一痕谁点。”心境暗暗，看出去的景也毫无欢愉之色，“纵目情牵，还暗忆、伤高栏槛。漫想当时，萧寺闻钟，梦回香梵。”词人之回忆往往带着深愁浅恨，排解不开之惜别情意。与友曾经同游，留下的也是深沉的思索悲怀。何以如此，定然两人戚戚然有同感也。看下片如何铺展。“试把三生参忏。待省识前因，宿缘迷魇。夙业潜消，叹烛残杯冷，俗尘烟淡。”接上片“萧寺闻钟，梦回香梵”意，参想前缘夙业，缘何要参想前因，皆因心结未解牵扯得人幽恨难禁，但人心总是期望获得平衡与安逸，谁也不愿意沉在不快中消耗着珍贵的生命，如果明白了前缘今缘，想来任是什么风雨都是可以承得。但终究还是未参透，虽然对俗尘看淡了，但“玉匣宵鸣，空负却、青锋霜剑。”之叹，却露出词人未伸志意之怅惘心境。结处应和着上片之意“对酒期君重话，人间路险。”词人在意的话题也是人间路险，在互吐沧桑的过程中获得认同感，心上得慰。此或许便是悲慨之美，人心总是期望获得共鸣，能生发“同是天涯伦落人”之感，在茫茫红尘中也是值得欣慰之事。
   半梦之词深得词中三昧，委曲婉转，端庄雅正，景语皆是情语，无一处景虚设，都投射着词人独特之情怀。冰蟾花痕，孤鹤晚云都深深寄托着词人身世之叹，情路坎坷。半梦之词真情内敛，一股痴情在欲吐还咽之间，更浓厚感人，催人泪下。纵观当今，许多诗词只言表面之事，其情皆泛泛，无有感人肺腑处；半梦词乃内心之绝唱，其情也独独，每每拨动人情感之弦。
绮窗回梦，冰蟾弄晓，斜窥檐角。照影花痕，重忆小怜眉萼。新情落寞。待诉与、霜天孤鹤。牵魂事，俗尘难了，欲飞还着。
漫检芳游已邈。记寒汀黄苇，短篷曾泊。宿世因缘，忍把来生空托。残杯冷酌。但醉里、晚云相约。星暗烁。似省是非今昨。
半梦用词遣句温雅有度，即使写愤懑，也不作凄厉峭峻之语，依然保持着温文尔雅之文士风度，其内蕴涵养可见一斑。此首《雪狮儿 次和晦窗兄》所有悲慨寄托也在一系列特殊景物的交替出现里，给人无限想象驰骋的空间。或有人以为兴寄无端，实则非也，词中之景皆是有意味之境。首句“绮窗回梦，冰蟾弄晓，斜窥檐角。”怎样的一个场景，晓梦初醒，一轮月还偏斜在檐角，仿佛想窥探窗内人的心绪。这样一个场景在词人善于营造的笔端变得如此绮丽，却又不是在堆砌词藻。“绮窗回梦”四字颇可玩味，将这四字颠来倒去读都通，梦回绮窗，窗回绮梦，绮梦窗回。倒底是梦绮还是窗绮，读者不用细究，词人终是有一段耐人品味的往事缠绕在心间难于排解，却也不想吐露，稍作吐纳便又欲沉埋，在这样的心绪里才会引得窗边晓月都想窥探。“照影花痕，重忆小怜眉萼。”看来真是词人深埋心间之往事。从一“忆”字可见出，“照影花痕”何等美妙动人的形象，小怜眉萼，如此的深情款款。聊聊数笔，读者心中便于勾勒出一幅美好深款的场景。“新情落寞”词意转而写当下心境，失去了一份美好，时时味到落寞之情，情是“新”情，却也成落寞，没有一点欣欣然之意。“待诉与、霜天孤鹤。”如此心境词人当然要吐露些些方能得暂时平静，那词人选择的对象是谁，心事欲诉与谁听呢？“霜天孤鹤”，也是个冷傲的主。“牵魂事，俗尘难了，欲飞还着。”上片结处道出词人幽窈之心境，颇耐人品味。难于舍弃红尘之眷恋，虽则作出飞翔姿态欲要离世出尘，却只是做了做样子，还是依然在原地。何以故？用情太深，痴情未了，如何能超然物外也。下片“漫检芳游已邈。记寒汀黄苇，短篷曾泊。宿世因缘，忍把来生空托。”吟读半梦之词，觉半梦特念旧，不止念，更是恋，因为痴恋，所以别有一段悲怀伤情。忍把来生都托了，而且“托”字前还要修饰个“空”字，来生变得不能确定是否真有，也不能确定是否真能重见，即使空却也还是要托，用情由此可见痴深矣。“残杯冷酌。但醉里、晚云相约。”词人也一再的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却也从未真醉过，因为清醒才有如此深重的愁云时时来绕，残杯冷酌，又何乐之有？与晚云相约，似有痴醉意，却也只是聊宽慰已心之无奈举动。为什么有这许多的无可奈何，时事弄人也。许多故事隐在词心的背后，欲说还休，似隐似露，明也未曾明，隐也未曾真隐，“星暗烁。似省是非今昨。”夜星闪烁，似乎读懂了词人之心。从虚处作结，多少斑斓的心事，只能诉与星光知晓。我不想探究具体什么事情引起词人如此深忧的情感，只体会这样的一种心境。这样的心境许多人或深或浅的经历过，品诗品词品的是情与境，并不是去追踪一个故事原型，是去体会一段尘事在心上引起的情感波澜，而不是尘事本身的场景与过程。诗之为诗，词之为词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载体。
一岁终宵睡也难，乱怀聊付晓窗喧。好凭天意随人意，未卜来年似去年。
歌畔泪，酒边欢。奇情不解是前缘。平生几许然疑事，且待醒时作注诠。
    此首《鹧鸪天》纯凭内心感发而写就，虽无适时之景，唯晓窗二字透露早晨之消息，但心境亦是境，有境便有感发力量。“好凭天意随人意，未卜来年似去年。”令人回味无穷的句意。天然好句，一股强烈的情感推动着词意一路向前，纯用墨线勾画出充沛的情感之潮汐，欢泪交加“歌畔泪，酒边欢。奇情不解是前缘。”前缘未解，心如何能平静，“平生几许然疑事，且待醒时作注诠。”纯是自我宽慰语，醒时又何能解得，只因解不得，才会但愿长醉不愿醒。皆因无处寄寓，所以作此等宽解语。平实的语言最打动人之真情。
    半梦之词情极盛，即使不用典故，词情已然入得深沉。没有必要再用典故来装点门面。看此首《定风波》
薄醉难眠听雨声，当年悔向水山盟。漫付韶光三十载，无奈。空余冷烛伴浮名。
一自春归花落后，依旧。也无音信也无凭。何事幽怀新赋罢，牵挂。禁他晓月到窗棂。
品这样的词，我不想再多费口舌，只愿静静坐在夜色里，听着忧伤的情歌，一遍一遍的默读，词中情味便伴着音乐慢慢渗透到夜色里，夜色也因之染上淡淡的忧伤。
记得晦窗在我的博客留言道：“晨溪兄赏诗，纯凭内心感发，与克罗齐“直觉”说颇为类似。拙诗经兄阐释，内蕴立显，足见此种欣赏方法，便于心灵对话也。上庠学者赏诗，大都用李善注《文选》之法，重在典故出处，如注“光阴百代客重过，奈此乾坤逆旅何”，必引太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着，百代之过客。”出处虽明，而于诗旨，读者未必了了也。 ”我回道：“诗是用来感动心灵的，要知道那么多出处做什么，能感动灵魂就是啦。要去注那么多出处，连感动灵魂的时间也没有啦。离品诗之旨反倒远了。”今夜又在与一个多情且伤感的灵魂对语，今夜，我不妨就这样品着词，听着伤感的情歌，一边怀念逝去的美好，一边企盼着将要到来的美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4月14日
